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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广聘人才振兴南通医学事业
□吴晓芳

30年前的银行储蓄利率
□程太和

这台购买于1920年、被老百姓称为“神镜”的X光机，和德国医学博士夏
德门一起留在黑白影像里，见证张謇办院的初心，成为医院发展的印迹。

崇启海常备旅诞生记
□李元冲

粗茶淡饭树廉风
□海华

相信多数人都要与银行打交道，除非一个人没有一分钱存
款，没有一分钱贷款，也没有一张银行卡。现在的银行存款、贷
款利率都比较低，但银行存款余额仍在暴增。那30年前的银行
存款利率又是怎样的呢？近日，笔者看到一份某银行1993年下
半年的“储蓄存款利率表”。看了这份当时的利率表，让人感到
今天的银行存款利率与30年前真是天壤之别。

这份利率表表明，当时该银行的存款种类有七种，分别
是：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本取息定期
储蓄、零存整取定期储蓄、独生子女专项储蓄、定活两便储蓄、
活期储蓄。众所周知，人们的储蓄正常都以“整存整取定期储
蓄”为主。当时“整存整取定期储蓄”的利率又是多少呢？告
诉你，当时整存整取的存期有七种，分别为：三个月、六个月、
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利率为：三个月定期的月利率
5.55‰，折算成年利率6.6％；六个月定期的月利率7.50‰，折
算成年利率9.00％；一年定期的月利率9.15‰，折算成年利率
10.98％；二年定期的月利率9.75‰，折算成年利率11.70％；三
年定期的月利率10.20‰，折算成年利率12.24％；五年定期的
月利率11.55‰，折算成年利率13.86％；八年定期的月利率
14.25‰，折算成年利率17.10％。按照此利率标准，每百元存
款到期可得利息，三个月的为1.67元，六个月的为4.50元，一
年的为10.98元，二年的为23.40元，三年的为36.72元，五年的
69.30元，八年的为136.80元。假如当时一万元存定期一年可
得利息：10000×10.98％×1＝1098元。一万元存定期八年可
得利息：10000×17.10％×8＝13680元。怎么样？当时的银
行存款利率高得惊人吗？现阶段民间借贷年利率的上限也仅
为 15.4％（最新的 LPR 利率是年化 3.85％，4 倍也就是
15.4％。超过15.4％的，法律不予保护）。而30年前银行定期
八年的存款，其年利率就达到17.10％。这样的存款利率，既
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据一些老银行人回忆，当时由于
物价高涨，就是这么高的利率，老百姓也不愿存款，为了吸收
存款，银行还开办了保值储蓄，就是在定期存款利息的基础
上，再根据物价上涨指数，进行保值贴补。笔者长期在保险公
司工作，对当年银行的保值储蓄与保险公司储蓄性保险的利
差返回也有较深的印象。

刘季平（1908—1987）是一名老党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是江苏如皋双甸人（今属如东），原名刘焕宗，笔名满力
涛等。刘季平先就学于如皋师范，参加“平民社”宣传马列主义，
后又转学晓庄师范，出任中共晓庄师范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
宣传部部长，参加五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市副市
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
等职。

张劲夫在《悼念刘季平同志》中，称赞刘季平是“中国共产党
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刘季平无愧于优秀党员的
称号。他一生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为官树廉风，办实事。在他
众多的事迹中，惯吃简餐作为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却很有教育意
义。

早在革命年代，刘季平便已养成食用简餐的习惯。1942年
冬，出版家、民主人士邹韬奋先生前往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考
察。刘季平时任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他是邹先生的故
交，接到泰东县县长董希白的邀请，拜会邹韬奋。前后一个多
月，他和邹韬奋同住、同吃、同行。所谓“同吃”就是食用他平日
吃惯的粗茶淡饭。其间，偶然受到特殊招待，也就多一碟客菜，
像炒鸡蛋。

20世纪60年代初，他前往山东工作，任职中共山东省委书
记处书记。1960年5月，毛泽东、李先念等人前往山东视察。
刘季平曾陪同毛主席参观山东省科技成果展。一方面工作繁
忙，一方面又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短缺，刘季平仍坚持食用
简餐。组织上分给他的物资或供应品，如一只鸡、几条鱼、一斤
糖、几斤豆等。他从不领取，天天只吃蔬菜。他拒绝各种宴请、
照顾。多年后，他的下属刘坚贞深深感慨老上司的饮食方式：

“瓜菜代肉”。在忆文中，刘坚贞赞叹道：刘季平廉洁克己的精神
带动了全省干部，也激励了人民群众。

刘季平还要求子女也不讲究吃饭。这在他的家书中有充
分体现。1964年11月10日，刘季平写信给夫人吴瀚，述及自
己近期将去上海、越南，需要在外工作多日。这段时间，他希
望家人平时在食堂吃饭，星期天才可以回家做饭。20世纪70
年代，他的四子刘宁下放农村，颇感生活困苦。1972年元旦，
他去信刘宁：

你一到那里就感到没有小菜吃的困难，连信封和邮票也没
有……有一句老话，叫做“好吃懒做”。你过去有时还好，有时也
有这种情况。现在你已经不小了。又进一步开始走进社会了，
这些毛病不坚决改掉，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好吃懒做”是刘季平老家人常说的一个词语。他用这接
地气的俗语，教育孩子不追求物质生活，应当多做实事为社会
服务。在刘季平的要求下，艰苦朴素成为刘家的家风。无论
为官，还是为父，刘季平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都值得后世传
承学习。

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进行了70
天的参观学习。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惊叹不已，也深切感
知到国家的发展与人才培养息息相关。

“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张謇认识
到，医学人才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医校的
老师同时也是医院的医生，因此，师资的
引进尤为重要。张謇以独特的视野和做
法不拘一格广纳贤才，“采访本国散在各
国大学毕业之学生，招致回国”，或“访已
在各国学高等各科学者，助其学费，令入
大学，分门学习，订立志愿书，学成归国，
尽大学教员与助费年期相当之义务”。
此举吸引了熊辅龙、沈尧阶、赵铸、李希
贤等留学生和从国内医科大学毕业的优
秀学生投身于西医教育和西医诊疗中。
从民国六年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教
职员表中可以看到，张謇和张詧分任名
誉校长和校长之职，但他们分文不取，其
高风亮节跃然纸上；而被他们从国内外
聘请的一批名医，如沈尧阶、赵铸、李希
贤等人均为每月100银元。沈尧阶是同

济医工大学医科毕业，同时也担任南通医
院院长；赵铸和李希贤都从日本留学回来，
被张謇延揽至医校和医院，除了教学之外，
还分别担任医院外科主任和眼耳鼻喉科主
任。从行政人员和基础课教员每月俸禄为
6-40元不等这一点可以看出，张謇更加重
视临床和有资历的专业授课教师。张謇爱
才惜才，提出对人才要“优予俸给”，采用栽
树种树、挖池塘养鱼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
入。

除此之外，张謇还自己培养人才。方
式有二，其一为选拔优秀人员留校。私立
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一共五
名，其中一名毕业生叫胡维芳，毕业后留校
成为该校西医教员。其二为选派自己培养
的优秀毕业生，资助他们到国外学习参观、
进修深造。被张謇派到日本留学的熊辅龙
绝不是个例。张謇所办医校中医班的首届
毕业生瞿立衡，1921年从中医班毕业后，
又学习西医四年，1925年在张謇、张詧的
支持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28年获德
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瞿立衡也始终心怀

桑梓，念念不忘张謇对他的培养之恩，学成
回国后，担任张謇所办医校校长和医院院
长，为医院发展殚精竭虑。1932年，瞿立
衡担任医院院长，在张謇儿子张孝若的支
持下，即刻着手对医院设备进行更新，添置
了太阳灯及电气机等理疗仪器，治疗疾病

“颇有成效”，且“无论何时，均可开机。闻
治疗方面，由瞿博士指导实行”。

此外，张謇坚持五湖四海、唯才是聘，
他认为“于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
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
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
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1920年张謇高
薪 聘 请 德 国 医 学 博 士 夏 德 门（Dred
Schel Demann）来医院担任总医长。夏
德门擅长外科，同时会进行X光检查和诊
断。为了迎接这个外国人，张謇又斥巨资
购买江苏历史上第二台X光机，并新建一
幢两层的X光机楼安放X光机。大生档
案中，有一封1919年11月7日大生驻沪
事务所所长吴寄尘给徐广镕的信函，记录
南通医院置办的爱克司光镜（X光机）、医
药用具、显微镜、煤油马达等均已经运到南
通，全部款项九八规元4625两是通过大生
驻沪事务所支付，细账已报张謇。张謇十
分尊重这个外国人，一楼东边的房间放X
光机，楼上作为夏德门的卧室和书房。放
眼当时那个年代，全国有X光机的医院凤
毛麟角，且大多为教会医院。张謇能有如

此胆识和眼光，为偏居一隅的南通医院采买
如此高昂设备、引进国外专业人才，实在令
人敬佩。

1920年5月《时报》刊登《南通县南通医
院广告》，夏德门作为南通医院聘任的“总医
长”，主持医院西医诊疗。夏德门在南通医
院的诊病时间为上午10点至12点，其间概
不出诊，其挂号费和手术费根据南通医院的
标准收取；同时还兼任医校教授。据瞿立衡
回忆，夏德门来院后，施行外科手术，前来检
查的病人络绎不绝。当时的《通海新报》报
道，病人“均得美满之结果。有一乳腺肿疡
患者，多年苦痛不堪，经医院诊治，大行手
术，数日即愈。又有患疝气大肠溃疡者，经
剖腹割去烂肠，也很快治愈”。1920年7月，
唐闸地区发生时疫，受张謇之命，医院在唐
闸公园附近设立临时医院，并派遣两名医校
毕业生驻守救治病员。夏德门每天到临时
医院指导治疗，直到时疫解除。

这台购买于1920年、被老百姓称为“神
镜”的X光机，和德国医学博士夏德门一起留
在黑白影像里，见证张謇办院的初心，成为医
院发展的印迹。而这台X光机也没有辜负张
謇的苦心经营、巨额投入，默默付出、坚守使
命，直到193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十多年的
岁月里，它为无数人的身体留下了清晰的影
像、为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确切的依据，它
和它的时代故事一起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920年夏德门用X光机工作照，此图系患有心疾之人在院用爱克司光镜验病时所摄。

众所周知，新四军的“军、师、旅、团、
营、连、排、班”一般都是以自然数顺序命
名的，如“一师、二旅、三排”等，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才以地名或人名等命名（如临
汾旅、左权独立营等）。但在新四军苏北
指挥部里也曾有一个特殊的旅，是以地
名命名的，这个旅就是“崇启海常备
旅”。崇启海常备旅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呢？本文特收集了该部队从诞生到完成
历史使命的部分资料，奉献给读者。

一、组建“崇总”

1938年3月日寇占领崇明县城，国
民党军队早已闻风而逃，国民党崇明县
政府也逃离了崇明。面对这样的形
势，为了推动崇明地区的抗日斗争，江
苏省委委派共产党员茅珵（时茅珵公
开身份为“国民党通崇海启四县抗敌
指挥部政训处主任”）、瞿犊等人从海
门、启东崇明来领导崇明的抗日武装
斗争。茅珵、瞿犊来到崇明后，迅速把
分散在崇明各地的抗日武装统一起
来，组成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
称“崇总”）。根据当时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由国民党崇明县长陈
赓尧（时陈赓尧躲在江北海门的倪家
镇）为挂名总队长，茅珵为副总队长，
瞿犊为参谋长。1939年8月6日，茅珵
率“崇总”一大队埋伏在附近伏击了两
辆日军军车，毙敌十二人，伤敌八人，这
是“崇总”组建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8
月16日，茅珵又亲率三个中队，以雷霆
万钧之势，横扫崇明西部残害抗日武装
战士的土匪部队，营救被抓捕的抗日志
士，受到抗日民众的一致称赞。

为解决崇总武器不足的问题，在茅
珵指挥下“崇总”袭击了由大汉奸倪耀全
指挥的伪警察所，缴获步枪23支，短枪
一支；随后崇总各大队也都纷纷行动，从

敌人手中夺得了一批武器，武装了自己。
此后又在小竖河战斗、堡镇码头袭击战等
战斗中，击毙日军数十人，伪军上百人。“崇
总”还在敌人控制的堡镇纱厂清花间炸毁
机器，在大港桥炸死炸伤日军二十八名。
茅珵指挥“崇总”越战越强，使崇明的日伪
军惶恐不安。

1940年6月8日，崇明日军调集军舰
炮击“崇总”根据地。敌酋石乔在出发前曾
大吹“要活捉茅珵！”但茅珵沉着应对，积极
反制敌人的进攻，他们挖出未爆的炸弹，改
装成地雷，以其之矛还治其人之身。

二、北撤桃源镇

敌人对“崇总”的活动恨之入骨，驻上
海的日军准备调集部队对崇明进行大“扫
荡”，围剿“崇总”。我方探到这个情报后，
江苏省委认为崇明岛南北不过七八里，东
西不过百里上下，不利于大部队迂回作
战。省委命令“崇总”分批、分散先北撤至
江北。1940年6月底第一批北撤人员分
别装扮成旅客、小贩或乘小船北撤。尽管
这样但也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敌
人加强了对江面的封锁和往来人员的检
查，特别严查武器弹药的夹带。

1940年7月30日起，驻上海的日军
调集了7000多兵力对崇明实行梳篦式大

“扫荡”，他们一路烧杀抢掠，扬言要消灭
“崇总”。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崇明。此时
县工委领导和“崇总”部分人员还未来得
及撤离，特别是武器弹药大部分还未运
走。县工委研究决定由陈国权、韩念龙等
留崇领导敌后斗争，茅珵全面负责江北方
面的工作。

茅珵到江北后，物色了几条可靠的船
只，以到崇明装灰肥为名，偷偷将机枪、步
枪、子弹等藏进灰肥里，惊险的躲过了敌人
在崇明装船时的检查，往海门牛洪港方向
开去，但是由于海上遇到日本巡逻船的检

查，为躲开敌人的检查而调转了方向，船漂
到了江南。后经几番周折才开到了海门牛
洪港，但离约定的时间过了整整2天，港口
已没有化装成钓鱼的接应人，船老大的妻
子是个机灵人，她去桃源镇找到了“崇总”
人员，终于把枪支弹药顺利发到了“崇总”
战士的手中。当战士们拿到渴望已久的枪
支时心情是多么的激动。

三、“茅珵旅”诞生

茅珵，又名茅蕴辉，海门县桃源镇（今
海门区三星镇宝兴村）人。1926年参加北
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茅珵到海门
后，以他的家乡为根据地，迅速将撤离在海
门、启东一带的“崇总”战士集中起来，同时
他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开展
统一战线工作，鼓励思想先进的青年加入
部队。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部队发展
到500余人。对于这支部队的定名，如继
续沿用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之名，不
仅部队已不在崇明，且其今后的斗争任务
也主要不是在崇明，所以用“崇总”之名不
太适合。因此有人主张用“通崇海启民众
抗日自卫总队”，因为当时茅珵的公开身份
还在国民党通崇海启四县抗敌指挥部里任
职，但对于挂国民党的牌子，大家都不愿
意。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新四军的队
伍，希望挂新四军番号的正规部队，但这要
由新四军批准。

1940年10月，在黄桥战役取得胜利
后，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决定处理地方问题
（包括茅珵所部的定名问题），不久茅珵、韩
念龙接到了由中共南通中心县委转来的通
知，要他们二人去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接受任务，两人化装成棉花贩子，通过敌占
区，来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向陈毅汇
报了工作。在谈到部队的定名时，因为当
时仍处在国共合作阶段，所以陈毅说为了
有利于统战工作，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制造

反共借口，决定部队仍不用新四军番号，部
队内党的组织也暂不公开。鉴于那时国民
党许多县的所谓“抗日游击总部”已陆续改
名为保安旅，因此这支部队也可以是“旅”级
建制，作为苏中军区4分区（司令员陶勇）领
导和指挥的机动部队。茅、韩回到总队部
后，立即向陶勇司令员和中共南通中心县委
汇报后，于是将这支部队正式定名为“崇启
海常备旅”。10月底，崇启海常备旅在启东
久隆镇正式成立。由于这支部队骁勇善战，
军纪严明，百姓称之为“茅珵部队”（又称茅
珵旅）。旅长茅珵，副旅长王澄，政治委员李
干辉，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参谋长廖昌金。
下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营，成为活动在崇明、
启东、海门和苏北大地上的一支新四军的重
要机动力量。

1940年12月，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
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趁陶勇奉命带领
部队离开掘港去参加曹甸战役的时机，命令
驻扎在南通县石港镇的国民党抗日游击总
队第三路第六纵队司令员徐承德进攻掘
港。于是徐承德于12月 27日拂晓集结了
5000多兵力，向我掘港的新四军总部发动进
攻。实际上陶勇在离开掘港前就早有部署，
已调崇启海常备旅和驻在海启地区的新四
军3纵5团到掘港护卫以防不测，徐承德怎
么也没有想到陶勇会布置这样一手棋，直到
攻城三天三夜未果后，才发现自己上当，但
为时已晚。这时陶勇又挥师南下，两面夹
击，徐承德落荒而逃，几乎全军覆没。

掘港保卫战后，鉴于季方领导的苏四区
抗日游击指挥部已成立，所以崇启海常备旅
奉命与新四军3纵5团合编后，仍保留统战
形式，挂名在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名下，
改名为“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又
称茅三旅），旅长茅珵，政委李干辉，政治部
主任韩念龙。部队驻地也由海门桃源镇移
至掘港。正式存在了2个月的崇启海常备旅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光荣地退出了历史
舞台。


